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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景观建立在地理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人文内涵，传媒成为信息化时代建构景
观象征意义的重要工具，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中国城市化在快速推进的同时出现严重的文化

冲突和认同危机，而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认同感的建构起到重要作用。地方媒体通过强化地标性景观的文化内涵，唤醒怀

旧的城市集体记忆，发起对城市地理景观的媒介批评与公民维权行动，来对城市景观进行塑造和想象，建构城市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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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概

念，在一个被影像包围的景观社会中，世界完成了

从“商品的堆积”到“景观的庞大堆聚”的转变，转

变的秘密在于以电视、电影和出版业等媒介为主体

的景观产业的支配。媒介本身既从属于景观社会，

是景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反映和呈现景观，

并不断塑造和建构景观社会。［１］本文以湖南株洲为

例，以地方报纸对株州地标性新建筑与怀旧老建筑

这两类城市景观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地方媒

体与城市景观的关系：媒体如何呈现城市景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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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媒体如何发挥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力；市民通过

媒体形塑的城市文化景观能否建构起对城市的

认同？

　　一　景观的象征意义

景观可以理解为地表可见景象的综合，它建立

在地理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和

意识形态等人文内涵。首先，景观是实在的物质的

空间，然而城市景观和城市空间，“不仅具有实际的

使用功能，而且同样承载了信息和含义，表达了城

市用地和城市景观背后（不同）人类主体的价值、态

度和情感。”［２］可以说，在人类的城市生活中，“实

体空间，诸如广场、街道、建筑物等等，都是非常重

要的构筑意义、传递信息的媒介”，如上海城市的地

标景观外滩，整合了虚拟和实体的多种媒介元素，

渐渐成长为一个建构与传播上海现代性的媒介。［３］

其次，城市景观还存在于人们的精神和构想中，这

个想象空间主要是由传媒来建构，传媒对城市景观

的描述与解释表现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传

媒建构的虚拟空间和认知空间与本体存在的实体

空间和物理空间，共同组成两个相互映射的世界，

即“表征世界”和“实体世界”。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都市

景观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都市景观的嬗变与随之

而生的各种文字的、影像的叙述紧密相连，城市也

因此成为一个繁复阐释的文本，完成了从自然景观

向文化景观的转变，“城市文本”解读的重要性日益

显现为评判城市问题的基础条件。英国人文地理

学家迈克·克朗指出，将“地理景观看作一个价值

观念的象征系统”，社会就是构建在这个价值观念

之上，“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

的文本。”［４］

　　二　城市的“集体失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预言：中国

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２１世纪人类

发展的两大课题。然而，中国城市在展现高度的现

代物质成果的同时，在社会、人文等方面却陷入严

重的滑坡和危机中，导致了城市文化认同危机的

产生。

一方面，大拆大建的城市开发方式导致富有地

域特色和文化传统的老街区、老建筑的破坏乃至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拨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生活在其

中的人们却不得不面临困惑：这还是我生活的城市

吗？轰轰烈烈的新城化运动以旧城的死亡为代价，

割裂了城市内部的有机联系和生命尺度，遏制了城

市生活的多样性和文化活力，城市面临着“集体失

忆”的问题，而剧烈的旧城改造和城市变迁牺牲的

大都是底层民众的利益，也加剧了市民对城市的排

斥和隔离。

另一方面，在现化化和西化思潮的影响下，中

国城市建设不顾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城市规

划方案完全采用西方设计，都市标志性建筑大都出

自国外设计师之手，就连小区命名也跟着开起“洋

荤”，从“东方巴黎”到“加州花园”、“西班牙海岸”，

中国城市被戏称是“万国城镇”。这使得城市建设

风格雷同，“造城”运动沦为拙劣的“克隆”行为，城

市景观呈现“千城一面”的现象。

这些城市问题的出现与城市记忆和文化认同

联系在一起。“城市建设中人为地割裂历史文脉和

文化空间的做法导致了城市记忆的丧失，而城市记

忆的丧失又导致了城市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５］

从深层次来看，“集体失忆”和“千城一面”反

映出我们的“文化自卑症”，也是唯 ＧＤＰ的单一发

展观所造成的恶果。正是因为对东方文化和中国

文化的不自信，才会“言必称希腊”，处处向西方看

齐；也正是因为只注重经济指标和政绩，忽视城市

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才导致城市建设上的急

功近利，好大喜功。

信息化社会的来临，使得传媒对城市的想象和

建构成为城市形象的主要来源，传媒成为建构景观

象征意义的重要工具。因此，维护城市的地域特色

与历史传统，创造具有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形象，这

是城市传媒的责任与义务。

　　三　传播地标性景观的文化内涵

处于城市地理景观中心地位的标志性建筑，从

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地方最显著也最直接的标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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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也是媒介建构地方形象的重要来源。中国城市

化是现代性日益增强和不断西化的过程，为了展示

城市的现代感和文明程度，摩天大楼、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景观大道等往往在媒介中频频出现，成为

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在外界印象中，株洲是一个重工业城市，化工、

冶炼企业多，高能耗、高污染给株洲的城市环境和

城市形象带来严重影响。进入２１世纪，株州力图

向文化、旅游、服务、商贸转型，神农城和湘江风光

带被打造为新的标志性城市景观，成为城市转型升

级的代言物。

神农城项目占地２９７０亩，以神农文化为主题，

在原炎帝广场的基础上，对现有建筑及城市森林带

进行提质改造和升级，建设生态水系（神农渠）、神

农广场、神农太阳城、神农像、神农湖、神农文化艺

术中心等９大标志性的建筑和景观，打造一个集文

化、旅游、商业于一体的新型城市开放空间。作为

地标性建筑的神农城成为当地媒体报道的“宠儿”，

从其论证、设计到施工、推广，从未离开媒体的帮

助，省内外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以２０１２年９月作

为样本，与神农城相关的新闻 《株洲晚报》出现

了１１条，《长株潭报》出现了９条。其中，《株洲

晚报》还在９月２０日推出专刊来报道，诸如 “百

亿神农城，传递株洲最强劲的心跳”、“神农太阳

城即将开业，打造长株潭新消费中心”、“神农城：

新的城市ＣＢＤ崛起”、“神农城构筑城市 ‘绿肺’

系统”等报道，已将神农城塑造成彰显现代性的

标志物。

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都很注重标志性建筑在

城市景观形象中的作用，人们往往将对一座城市的

第一印象和某些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及景观联系在

一起，如北京与故宫、天安门、长城，西安与大雁塔

或钟楼，武汉与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巴黎与埃菲尔

铁塔和凯旋门，伦敦与大本钟和白金汉宫……。在

人们头脑中，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常常被浓缩为一

座著名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的意义超出了物质

实体，而成为展现城市历史、城市风采，以及阐述故

事的文化意义上的景观形象。反观之，当前国内很

多新建标志性建筑不顾城市文脉，不仅未能起到彰

显城市精神、凝聚人气的作用，反而因为崇洋媚外

等成为笑柄。如２０１２年，苏州“东方之门”被恶搞

作“大秋裤”，杭州奥体博览城被笑称“比基尼”，抚

顺“生命之环”被戏称“大铁圈”，这些“城市新地

标”纷纷沦为网民调侃对象。

因此，地方文化作为城市天然的精神遗产是构

建城市认同的重要资源，这一理念应融注到媒体对

地标性景观的传播中。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刘易

斯·芒福德提出的“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观点，形

象地表达了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城市的价值体现在

多大程度上满足市民的文化与精神需求。标志性

建筑作为城市的名片，是城市历史记忆的载体和精

神文化的寄托，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地标和名片，

才能获得市民认同。

对城市地标性建筑的规划建设与形象宣传，应

重视开发利用城市文脉与地域特色。株洲是炎帝

神农氏的安葬地，是炎黄文化的发源地，炎帝文化

象征着株洲精神。在城市的差异化发展和竞争中，

打响炎帝文化这张牌十分重要，神农城打造“全球

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这一主题，深度和完整地

概括了神农城蕴含的精神文化内容，营造了株州的

精神家园。然而，对株洲地标性建筑神农城的报

道，地方媒体均以神农城的现代性及市民消费作为

报道立足点，而对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的

文化起源、传承与发展等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没

有彰显城市的精神文脉。

　　四　唤醒怀旧的城市集体记忆

我们可以将城市视为一种文化表现的文本，在

这个文本中，人们依靠建筑、城市景观构成的视觉

信息来解读城市及其历史。对于城市市民和公众

而言，其对于城市历史文脉的认可和言说、想象，是

塑造和增强城市认同的有力手段。［６］老建筑、老街

区等“怀旧景观”是塑造城市的文化植根性和居民

对于城市的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因此地方媒体

通过对记录城市历史痕迹的老建筑的集中报道，挖

掘和唤醒城市的集体记忆。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７日开始，株洲晚报开辟了 “走

读株洲·小镇传奇”专栏，在 “开栏的话”中

２２１



邓　庄，江珍珍：城市景观的媒介建构———以株州为例

称：“在１１２６２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一段历史都
值得追忆，每一处传奇都值得书写”。如 《秩堂：

多少风流因你之名》报道了秩堂的家祠众多，不

仅成为独特的地方风景，也成为家族的心灵圣地，

“地方上的管理，除了政府所构建的行政体系，还

有一套看不见的家法族规”，“每每有远走天涯的

游子归来，第一件事便是由长辈带领来到祠堂向

祖宗报告平安。”由此可见，一个地方的景观不仅

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经济价值，而且反映在

整个历史过程中形成文化景观的那些精神价值、伦

理价值和美学价值等［７］媒体的报道通过着力拓延

地理的人事关联及文化，有助于增强民众对于地方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２０１１年６月 ６日，《长株潭报》开辟“株洲记
忆”专栏，从１９５３年建设南路２８号的人民电影院，
人们“１毛五分钱买一张电影票的幸福”，到沿江中
路一个不起眼的地洞里，诞生株洲第一部电视剧，

再到８０年代时，株洲市民守着广播听株洲人民广
播电台《商战风云》，以更微观的角度“沿着城市的

掌纹”，叙写这个由火车拉来的城市一代又一代人

的城市记忆。此外该报还开辟了“株洲地名故事”

专栏，“循着小巷的墙根，探寻留在街巷的每个角

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上的，关于这座城市的

光痕与记忆”，对株洲的大街小巷、古旧社区等传奇

故事和现世变迁进行了挖掘和报道。探究地名的

来龙去脉，就是探究地方的历史，挖掘它的文化

内涵。

美国学者张英进说，怀旧并不是过去记忆的重

现，而是人们积极主动地建构一个与现实相对照的

宁静、稳定、永恒的世界。“怀旧”的盛行恰恰说明

了对现实的不满，“过去”的美好反衬了“现在”的

混乱，用“过去”拯救失去灵魂的现代人，成为抵抗

充满焦虑的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８］这种媒介强化

出来的“集体怀旧”，超越了株洲市民在阶层、职业、

年龄等方面的城市身份区隔，呈现的是一种城市集

体记忆，在唤起读者普遍的情感共鸣中，建构了城

市文化认同感。

　　五　发挥公众舆论对景观变迁的影响力

“谁的文化，谁的城市？”这是美国城市文化研

究学者莎朗·祖金在《城市的文化》一书开篇尖锐

指出的问题。城市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竞争的历

史，城市空间被不断争夺、占有、书写和涂改，对城

市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往往是社会权力的最直接的

映射。［９］

在各地兴起的地标建设热潮中，大致可分为两

类，一类为政府行为，另一类属于商业行为。政府

兴建的地标建筑多动用政府财政，这就需要严格按

照程序并广泛地听取公众意见，建筑决定权、投资

金额、建筑造型都应由当地民众参与决策。近年

来，株州媒体通过设置城市标志性景观设计、公路

交通线路规划等公共性议题和栏目，鼓励市民开展

公共讨论，发起对城市地理景观的媒介批评与公民

维权行动，发挥了公众舆论对地理景观的影响

作用。

湘江风光带是株洲的标志性景观，２０１２年２月

１日，《株洲晚报》以“湘江画卷，邀您添彩”为题，详

细报道湘江风光带东岸初步规划方案，并向市民征

求对方案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天该报做了题为“河

东风光带要建，不少市民出主意”的封面报道，发表

了市民提出的能不能设一个夜猫子场所、可不可以

搞个老物件一条街、风光带四桥能否装电源等建

议。２月２日，《长株潭报》也整版刊发处于湘江风

光带规划范围内的老烟囱报道：“２４０米高的烟囱

以后不冒烟也应保留，给和株洲一起成长的人留个

念想”，称高低林立的烟囱曾是老工业城株洲的一

个城市标志，但如今烟囱大多炸掉，风光带上这根

老烟囱勾起了株洲老市民的怀旧情怀。此后，该报

继续跟进，又刊发了老烟囱被保留后，市民纷纷提

建议如何对其再利用的报道。

２０１３年５月，株洲市规划局公示，地处湘江风

光带的神农公园西北角将建４栋百米高楼，引起舆

论广泛关注。５月３１日，《三湘都市报》以“４栋高

楼蚕食城市“绿心”？株洲地产项目遭抵制”为题，

广泛征集市民对该房地产项目的意见，表达了市民

在城市公共空间被资本力量侵蚀后维护自身权利

的意愿。

在城市地理范围内，对于城市整体形象和各种

具体的城市地理要素的信息接触者主要有公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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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媒介、开发商和政府，城市媒介居于一个中介的

地位，不仅能与城市内各方密切互动，而且还可以

对外地媒介和外地受众产生影响，地方媒体的介入

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响一些改变地理景观的建设

项目的命运。［１０］

《株洲晚报》对白石港变迁的跟踪报道就是一

个例子。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株洲晚报》刊出报道

“白石港河街的夏天，或许只剩这一季”，以怀旧笔

调展现了即将面临拆迁的老街上人们闲适惬意的

生活图景。报道在民众中引起反响，７月２０日老市

民毛健明给株州市委副书记阳卫国寄了一封信，建

议尽量保留这条株洲老街。７月２５日，阳卫国回信

并要求市规划局对老街进行保护性修复。在这一

事件发展过程中，《株洲晚报》持续跟进，与市民、政

府三方形成良性互动，改变了老街的命运。

在国内，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等往往要征地

拆迁，牵涉到资本、权力等各方利益的纠葛，很多社

会冲突因此被媒体屏蔽和遮掩，弱势群体成为“沉

默的大多数”，传统媒体的公共功能缺失和弱化。

而随着中国民众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在增强，有自由

表达意见、讨论公共话题、参与公共事务的强烈意

愿。传统媒体不能提供这样的平台，新媒体却满足

了公民社会的这一需求。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根

本挑战，不是海量、迅速、便捷和广泛，而是媒体的

公共功能，因此，“重塑传统媒体的公共功能，不仅

是传统媒体的自救之策，同时也是重塑媒体公信力

的明智之举。”［１１］

综上所述，地方性报刊正是通过文字、图片等

符号对地理景观加以塑造和想象，在我们头脑中建

构起城市图景。可以说，“城市媒介在地理要素的

信息传播、形象展示、历史记录以及唤起集体记忆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２］它通过不断参与塑造

着城市景观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使城市景观不仅成

为漂亮的物质实体，更成为人们心中依恋的精神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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